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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第23期新闻稿：“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就是
黑手党规则
 

《瓦潘戈斗牛士》安娜·塞戈维亚（墨西哥）作于2019年

亲爱的朋友们：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

皮肤是人体最大的器官，覆盖整个体表，有的地方跟纸一样薄，有的地方厚度为信用卡的一半。皮肤
可以保护我们免受各种病菌和其他有害物质的侵袭，但它却十分脆弱，无法抵御人类长期以来制造的
危险武器。古老的钝斧重击一下就会破皮，而通用动力公司制造的重达 2000  磅的  MK-84  型“哑
弹”不但会毁掉皮肤，还会毁掉整个人体。

尽管国际法院已于5月24日签发命令，但以色列军队仍继续轰炸加沙南部，尤其是拉法市。5月27日，
以色列公然无视国际法院命令，袭击了拉法的一个帐篷营地，杀害45名平民。美国总统拜登3月9日说，
以色列袭击拉法是他的“红线”，但即使在这次帐篷大屠杀之后，拜登政府仍坚称没有触犯红线。

在5月28日的新闻发布会上，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被问及，如果美军的一
次空袭造成 45 名平民死亡，另有 200 人受伤，美国将如何应对。柯比回答：“我们空袭过伊拉克
和阿富汗等地，不幸造成了平民伤亡。我们做了同样的事情。”为了给以色列最近的屠杀辩护，华盛
顿选择了承认，令人吃惊。既然国际法院裁定以色列在加沙进行种族灭绝是“可信的”，那么是否可

https://thetricontinental.org/zh/newsletterissue/yiselie-guoji-fa/
https://thetricontinental.org/zh/newsletterissue/yiselie-guoji-fa/
https://thetricontinental.org/
https://www.icj-cij.org/sites/default/files/case-related/192/192-20240524-ord-01-00-en.pdf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4/5/27/heinous-massacre-israels-attacks-on-rafah-tent-camp-widely-condemned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lmgRhJ2nNY
https://apnews.com/article/rafah-biden-gaza-israel-hamas-war-2b13ba81805c4b7ad988f7959abc1a7a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press-briefings/2024/05/28/press-briefing-by-press-secretary-karine-jean-pierre-and-national-security-communications-advisor-john-kirby-5/
https://www.icj-cij.org/node/203447


2

以说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也犯有同样的罪行？

《地图/拼布》菲克雷·盖布耶苏斯（厄立特里亚）作于1999年

2006年，国际刑事法院（ICC）开始评估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发生战争罪的可能性，随后分别于2014年
和  2017年对在这两个国家犯下的罪行展开正式调查。然而，以色列和美国都不是《罗马规约》的签
署国，2002年《罗马规约》生效，国际刑事法院成立。美国国会没有签署该规约，而是通过了《美国
军人保护法》（非正式地称为《海牙入侵法》），该法在法律上授权美国政府“使用一切必要手段”
保护其军队免受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的起诉。由于《罗马规约》第98条并不要求各国在与第三方签署
豁免协议的情况下将被通缉人员交给第三方，因此美国政府鼓励各国签署“第98条协定”，使其部队
免受起诉。尽管如此，这并没有吓倒时任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法图·本苏达（2012—2021年任职），
她坚持研究证据，并于2016年发布了一份关于阿富汗境内战争罪的初步报告。

阿富汗于2003年加入国际刑事法院，从而使国际刑事法院和本苏达拥有了开展调查的管辖权。即便
在2002年与阿富汗签署了第98条协定，美国政府依然疯狂攻击国际刑事法院的调查，并警告本苏达及
其家人，如果她继续调查，将面临个人后果。2019年4月，美国吊销了本苏达的入境签证。几天后，
国际刑事法院的一个法官小组裁定驳回本苏达在阿富汗进行战争罪调查的请求，称这项调查“不符合
司法利益”。

国际刑事法院的工作人员对法院的决定深感失望，渴望对决定提出质疑，但未能得到大法官们的支持。
2019年6月，本苏达请求对国际刑事法院不继续调查阿富汗战争罪的决定提出上诉。包括阿富汗受害
者家庭协会（Afghan Victims’ Families Association）和阿富汗法医学组织（Afghanistan Forensic Science
Organisation）在内的多个阿富汗团体加入了本苏达的上诉。2019年9月，国际刑事法院预审分庭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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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可以继续进行。

《这么做》道恩·欧科罗（尼日利亚）作于2017年

美国政府大为光火。2020年6月1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批准第13928号行政命令，授权美国政府冻结国
际刑事法院官员的资产，禁止他们及其家人进入美国。2020年9月，美国对冈比亚籍的本苏达和莱索
托籍的国际刑事法院高级外交官法基索·莫乔乔科实施制裁。美国律师协会谴责了这些制裁，但制裁
并未撤销。

在本苏达于2021年2月离职并由英国律师卡里姆·汗接任后，美国政府最终于2021年4月废除了制
裁。2021年9月，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卡里姆·汗表示，虽然他的办公室将继续调查塔利班和“伊斯

https://www.federalregister.gov/documents/2020/06/15/2020-12953/blocking-property-of-certain-persons-associated-with-the-international-criminal-cou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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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国”在阿富汗犯下的战争罪行，但“其他方面的调查将不再是优先事项”。这一拙劣措辞意味着国
际刑事法院将不再调查美国及其北约盟友犯下的战争罪行。国际刑事法院已彻底就范。

《友谊、爱情、永恒》亚历山大·尼古拉耶夫（又名乌斯托·穆明，前苏联）作于1928年

2022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仅四天后，检察官卡里姆·汗就急忙涉足乌克兰冲突并开始调查俄罗斯
的战争罪行，再次证明了他对正义的片面执行和对全球北方统治集团的效忠。一年之内，卡里姆·汗
申请了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及其儿童权利专员玛丽亚·利沃娃-别洛娃的逮捕令，并于2023年3月签发。
具体而言，两人被指控合谋从乌克兰孤儿院和儿童保育院绑架儿童并将他们带到俄罗斯，据称这些儿
童在俄罗斯被 “送人收养”。卡里姆·汗说，乌克兰“是犯罪现场”。

当以色列屠杀加沙的巴勒斯坦人之时，卡里姆·汗却不会说这样的话。即使在15000多名巴勒斯坦儿
童被杀害（而不是从战区  “收养”）之后，他也没有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及其军方下属发出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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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令。2023年11月至12月，卡里姆·汗访问了以色列，他对“过度行为”提出警告，但表示由于“以
色列有训练有素的律师为指挥官提供建议”，他们可以防止任何骇人听闻的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

阿尤布·埃姆达迪安（伊朗）《自由之苗》作于1973年

2024年5月，以色列在加沙的野蛮行径规模之大终于迫使国际刑事法院着手处理这一问题。国际刑事
法院的命令、全球南方多国政府的愤慨以及一个又一个国家的接连抗议，共同促使国际刑事法院采取
行动。5月20日，卡里姆·汗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他已申请逮捕哈马斯领导人叶海亚·辛瓦尔、穆
罕默德·迪亚卜·易卜拉欣·马斯里和伊斯梅尔·哈尼亚，以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及其国防部长
约阿夫·加兰特。以色列总检察长加利·巴哈拉夫-米阿拉说，国际刑事法院对内塔尼亚胡和加兰特
的指控“毫无根据”，以色列不会遵守国际刑事法院的任何逮捕令。几十年来，以色列和美国一样，
一直拒绝对其行动适用国际人道法。“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一直为美国及其亲密盟友提供豁免权，

https://www.icc-cpi.int/news/icc-prosecutor-karim-khan-kc-concludes-first-visit-israel-and-state-palestine-icc-prosecu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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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haaretz.com/israel-news/2024-05-22/ty-article/.premium/ag-icc-warrants-against-netanyahu-gallant-are-baseless-israel-mulls-state-inquiry/0000018f-a0c7-d60a-a9ef-f1ef24ea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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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豁免权的虚伪性日益暴露。正是这种双重标准引发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崩溃。

卡里姆·汗的新闻声明中有一个有意思的片段：“我坚持认为，所有阻碍、恐吓或不当影响本法院官
员的企图都必须立即停止。”八天后的5月20日，《卫报》与其他刊物合作发表了一份调查报告，揭
露以色列利用“情报机构进行监视、黑客攻击、施压、诽谤，据称还威胁国际刑事法院的高级工作人
员，企图破坏法院的调查”。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前负责人约西·科恩曾骚扰并威胁本苏达（卡里
姆·汗的前任检察官），警告她“你不想卷入危及自己或家人安全的事情吧。”此外，《卫报》还指
出，“在2019年至2020  年期间，摩萨德一直在积极搜寻有关检察官本苏达的不利信息，并对她的家
庭成员感兴趣。”“感兴趣”是一种委婉说法，即收集她家人的信息（包括针对她丈夫菲利普·本苏
达的盯梢行动）来讹诈和恐吓她。这些都是黑手党的惯用伎俩。

《大地的良知》哈米德·阿布达拉（埃及）作于1956年

在关注这些流血和法律事例之时，我读到了出生于车臣的贾兹拉·哈利德所作诗歌，他在雅典用希腊
语写作。诗作《黑色之唇》让我停下脚步，最后的句子有力而凄凉：

来吧，我来把你变成人，
您，尊敬的法官大人，擦去胡子上的罪恶感。
您，尊敬的记者，吹捧死亡，
您，仁慈的女士，不弯腰就拍拍孩子们的头。
还有您，舔着手指读这首诗的人——
我向你们所有人献上我的身体，谨以此致敬。
相信我
有一天你们会像崇拜基督一样崇拜我。

但我为您感到遗憾，先生——
我不和玩弄言辞的
注册会计师谈判，也不和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article/2024/may/28/spying-hacking-intimidation-israel-war-icc-exposed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article/2024/may/28/israeli-spy-chief-icc-prosecutor-war-crimes-inqui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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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吃我饭的艺术评论家谈判，
如果您愿意， 您可以给我洗脚。
别往心里去

如果有那么多的文字
愿意为我而死，我还需要子弹
吗？

哪些词语正在慢慢消亡？也许是正义，甚至是人道主义？为了安抚有罪之人，迷惑无辜之人，人们抛
出了如此之多的词语。但是，这些词语无法掩盖那些描述恐怖景象和要求纠正的其他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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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重要,人也重要。例如古斯塔沃·科尔蒂尼亚斯，他于  1977年4月15日被阿根廷军事独裁政权逮
捕，从此下落不明。他是1976年至1983年间被军方杀害的3万人之一。4  月30日，在古斯塔沃被捕两
周后，他的母亲诺拉·科尔蒂尼亚斯（人们亲切地称她为诺莉塔）与其他失踪者的母亲一起，在布宜
诺斯艾利斯五月广场的总统府玫瑰宫（Casa Rosada）前举行抗议活动，在这第一次抗议后，抗议活动
时常举行。

诺莉塔是“五月广场母亲”（ Mothers of the Plaza de Mayo）组织的联合创始人之一，该组织勇敢打破
了军政府误导性言论的围墙。虽然她的儿子再未被找到，但诺里塔在寻子过程中找到了自己的声
音——她的声音在每一次伸张正义的抗议活动中都会响起，并满怀深情地诉说着世界的苦难，直至今
年5月31日她去世前的几周。她在2020年的一次视频讲话中说：“我们对吞并巴勒斯坦说不。我们反
对任何抹杀巴勒斯坦人民身份和生存的措施。”

诺莉塔给我们留下了珍贵话语：

许多年后，我希望人们记得我是一个为了让我们能够过上更有尊严的生活而献出自己一
切的女人……我希望人们记得我常发出的呐喊，它代表我内心的一切感受，意味着另一
个可能的世界会在某天出现的希望仍在。一个人人共享的世界。因此，我希望人们回忆
我的时候会微笑，并高声呼喊：我们必胜，我们必胜，我们必胜！

 

热忱的，

Vijay

https://x.com/BDSmovement/status/1312103478479650819
https://www.buscalibre.us/libro-norita-la-madre-de-todas-las-batallas/9789873951718/p/51794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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